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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
个月亮，

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
歌唱。

———赵雷

年末了。
十四了。
几近浑圆的月亮早早就挂

在了深圳湾还蓝湛湛的天空
上。 随着夜色一点点地浓厚，天
空的蓝就一点点地变灰，变黑。
而月亮， 就一点点地由白白的
圆圆的薄片明艳起来了， 丰盈
起来了。 深圳湾在这明晃晃亮
澄澄的月华抚慰下， 尤其显得
静谧。 点缀着这静谧的，是万家
灯火， 还有越来越浓郁的年的
味道。

此时，一阵吉他的和弦，从
海风和海浪的声声咏叹中漫不
经心地奏响， 萦绕着坐在大榕
树下炭火炉旁微醺的阿毛。

哥，哥，唱月亮喂了狗吗？
一个黑黑的高个子年轻人走过
来，满眼快活地笑着，伸手去抓
炭火上烤着的鱿鱼干。

阿毛抬起头。 这是一个二
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有着一张
长年被海风吹、 海水冲的岩石
一般棱角分明的脸。 他黑黑的
眼睛闪了一下，没有停下吉他，

只是用下颌示意小桌上有酒。
年轻人撕了一小片烤好的

鱿鱼干， 端起了小桌上一个杯
子。啊，好香！鱿鱼干就糯米酒，
绝配！

十三的月亮圆， 十四的月
亮圆， 不如十五的月亮圆……
阿毛边弹边唱。

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啊，我
们要回家！ 年轻人杯子往桌上
一顿，两人一起吼道，we� � go，
we� go，we� go！

两人大笑，唱，月亮都喂了
狗！

他们想起了双月湾畔的家
乡。双月湾，左一湾，是个半月；
右一湾，也是个半月。 他们的家
乡，就在那右一湾的半月上。 他
们在想，他们的家乡，在这满月
的光辉里，必然美得像一幅画。

年轻人把桌上另一个杯子
斟满， 推给放下吉他的阿毛，
哥，最后一年了。

阿毛撕下一块鱿鱼干嚼
着， 抓过杯子和年轻人碰了一
下，阿教，干了！ 昂脖就喝了个
满杯。

叫阿教的年轻人也喝了个
满杯。 哥，今年这个十五，咱就
把爸妈留下的债都还清了，应
该喝一杯。

虽然我们没办法一次还

清， 但我们每年年底十五要在
家里。 这既是还债，更是给当年
肯借钱给阿爸， 让他给阿妈治
病的叔叔伯伯们一个交代。 阿
毛把两人的杯子再次斟满。

阿教端起杯，哥，我知道。
如果不是事故， 阿爸一定会还
清债务。 他人不在了，我们还！
这是阿爸教我们的做人道理。

阿毛端起杯和阿教碰了一
下， 阿爸阿妈会为我们感到高
兴的，咱兄弟俩没给他们丢脸！

今年什么时候出来？ 阿教
扑闪着大大的眼睛问哥哥，为
了多挣钱还债， 我们已经七八
年没在家过年了。

阿毛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
抬头看着大大的月亮， 棱角分
明的脸上，肌肉动了动。 今年，
咱们在家过年！ 今年，咱们还要
摆盆！

真的？太好了！多少年没摆
盆了。阿教眼角有了泪光。每年
元宵节， 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将
自己精心制作的食品、 工艺品
等各种能表现自家日子过得红
火的好东西摆在盆里， 摆在长
长的桌子上， 摆满村里最宽的
巷子。 那一天，全村人都要看摆
盆（这些年还多了很多外来的
游客 ），看谁家女人手巧，看谁
家男人能干，看谁家日子红火。

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风俗， 据说
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阿爸阿妈
还在的时候， 摆盆一直是全家
全力以赴的大事。 也许，在阿爸
阿妈心目中， 这就是要把日子
过好的一个最好的仪式。

阿毛举起杯，向着月亮吼，
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啊， 明天就
回 家 ！ we� go，we� go，we�
go！

阿教喝下一杯酒， 兄弟俩
一起唱，月亮都喂了狗！

元宵节。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双月湾畔。
阿毛阿教兄弟俩的村子，

最宽的那条巷子里，摆满了村
民们精心制作的各种各样盆
艺。 据村里人和外来游客说，
其中最特别的是足足摆了十
桌的那一家。 有用各种瓜菜水
果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动物、植
物， 有香味扑鼻的海鲜大餐。
最奇特的，是一百多张涂去了
名字的欠条， 每一张都标明，
已还清。

那， 就是阿毛阿教家的摆
盆。

过完年， 兄弟俩在家里开
了间海鲜大排档， 食客络绎不
绝，都说味道好，最关键是，老
板人好，信得过！

月亮喂了狗
小根对大龙没有任何意

见。
两人一个村庄长大， 一起

上山砍柴，一起下河摸鱼，还同
一年结婚生子。 两人结伴同行
去打工， 过年的时候又一起坐
火车回家。

可小根对大龙的老婆有意
见。

大龙的老婆是个喜欢炫
耀的女人。 每次小根和大龙
打完工从外地回来， 大龙的
老婆总是大把大把地花钱买
东西 ， 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
展 ， 还到处炫耀说自己的老
公很能干，很会赚钱。 气得小
根的老婆晚上拧着小根的耳
朵 ，数落小根没用，赚钱没大
龙多。 所以，小根从心底里讨
厌大龙的老婆。

小根和大龙都是到福建沿
海地区做水泥工， 很多工地都
搞承包， 按劳取酬。 大龙手脚
快，力气大，赚的钱自然要比小
根多。

但是小根的老婆一直在小
根耳旁唠叨：同样是一个人，同
样是出去打工，同时回来，为什
么人家大龙赚钱就是比你多
呢？

小根每次看到大龙老婆到
处炫耀，就觉得自己面上无光，
心里很是不快。 于是他暗地里
想， 哪天让你的钱丢掉或者被
偷走， 看你这婆娘还能这样高
兴！

丢钱的事可能性不大，可
被小偷偷钱的事却发生了，而
且就是发生在小根的眼皮底

下。
那一次过年回家， 火车上

的小偷十分猖獗。 很多旅客看
到小偷在行窃都不敢吭声。

那是刚刚分田到户的时
候 ，每家都种田 ，只有在农闲
的时候， 男人才告别妻儿，到
外面去打工赚点活钱零用。 农
忙季节或者过年的时候，都要
返回家去。 火车上总是人满为
患，天南地北的都有。 因相互
不团结， 加上刚刚洗脚上田，
胆小怕事 ， 火车上的巡警又
少，所以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切
身利益，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不敢吭声。

那时的绿皮火车没有空
调，车厢里人又多，所以车窗都
是开着的， 火车站站台上的小
贩都推着车在窗边卖东西。 小
偷就是在火车临时停靠的时
候，从那些窗口爬进去的。

小偷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
下手。 当人们在“咣当”“咣当”
的绿皮火车上沉沉入睡， 小偷
三五结群，露出狼一样的眼睛，
有人踩点，有人放哨，有人拿出
锋利的刀片， 开始割熟睡的人
的口袋，偷里面的钱。

不过这些小偷不是每个人
都偷，醒着的人不偷，和醒着的
人在一起的人不偷， 因为很多
醒着的人，看到小偷来了，会赶
紧把自己的同伴叫醒。

三个小偷来到小根和大龙
的座位。 小根和大龙相对而坐，
小根眯着眼，大龙正在酣睡。 小
偷就要对大龙一个鼓鼓的口袋
下手。 小根站了起来。

小偷望了一下小根， 手迟
疑了一下。

想到大龙赚的钱比自己
多， 想到大龙老婆总是趾高气
昂的样子……小根最终还是坐
下了。 其实只要小根对小偷摇
一下手，或者叫醒大龙，小偷就
不敢放肆的。

可是小根没有。
小根装作不认识一样把头

转向窗外。 窗外一片漆黑，什么
都没有。

小偷放心了， 娴熟地从大
龙口袋里夹出一沓钱， 然后迅
速向另一个车厢挤过去， 临走
还狠狠地剜了小根一眼。

那时候还没有银行卡，在
外打工赚回来的钱都是现金，
大伙都怕遇上小偷， 都会分开
几处来藏钱。 小根想，只偷了大
龙的一处钱， 损失应该不会很
大吧。

大龙仍然在酣睡， 没有人
推醒他。

小根也装着在睡觉， 可一
直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

大龙睡醒后才发现钱包被
偷，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 小根
装着刚刚醒来毫不知情的样
子，也跟着大龙一起大呼小叫，
连说自己还好，没有被偷。

大龙只好自认倒霉。
这次回家过年， 大龙被偷

了钱，大龙老婆像霜打的花儿，
没了神气。

小根的老婆今年没有对小
根咕噜什么， 可是小根没有一
点高兴的样子。 他感到非常郁
闷，连过年也没有味道。

连绵多日的
阴 雨 终 于 停 止
了。 几天没露脸
的太阳， 像是怀
着内疚的心情急
着赶路， 猛地从
东边的山峦弹了
出来， 毫不吝啬
地把金色的光辉
洒 遍 每 一 个 角
落。

已经是腊月
二十四了， 这天
是南方的小年 ，
恰好又是山北镇
的圩日。 赴圩采
购年货的人群 ，
乌泱乌泱的 ，讨
价还价声此起彼
伏， 像是要把小
镇撑破似的。

年味一日比
一日浓了。

梁指针站在
财务科的门口 ，
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 他一会儿
蹲下， 一会儿又

站起。 然后来回转了几
圈。 眼看离春节只有几天
时间了，但年终奖和二月
份的工资一直未发，为了
给半身不遂的奶奶治病，
兜里早就空空如也了。 这
几天他一直翘首以盼，希
望工资能快点发下来。 不
然，拿什么去买年货呢？

刚才梁指针又去问了
财务科科长，科长说明天有
一笔应收款会到账，只要钱
到了账，年终奖和二月份的
工资马上发给大家。

梁指针怀着失望和希
望混杂的心情怅然而去。

傍晚， 梁指针去厂区
外散步，碰到同住一个围
屋的堂叔。 堂叔说，这两
天你奶奶拖着病体坐在
围屋大门口，盼你买猪肉
回来。 直到今天上午还不
见你的身影，你奶奶流着
泪跟我说，都是我这讨厌
的病 ， 害得家里花光了
钱，今年怕是没有猪肉过
年了。

梁指针听了堂叔的
话 ，心情很沉重 ，扭头便
走，边走边说 ，我明天领
到工资就去买猪肉。

第二天， 财务科通知
大家去领工资，梁指针终
于领到了 15 元年终奖奖
金 和 二 月 份 的 工 资 35
元。手握这来之不易的 50
元钱，梁指针就像溺水快
要沉没的人抓到了救命
稻草， 高兴得无以名状，
双手竟然有点轻微颤抖。
他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
他人说 ，这下好了，终于
可以买些猪肉送回家里
去了。

梁指针脸上带着笑，
快步往圩镇走去。

快到圩镇的时候，他
与对面一个急匆匆走路
的人撞了个满怀，正想骂
两句 ，抬头一看 ，是堂哥
梁通达，只好把骂人话咽

了回去。 梁通达一把抓住
梁指针的双臂 ， 焦急地
说， 终于碰到财神了，老
弟啊， 快借点钱给我，你
嫂子躺在手术台上等着救
命呢。

一听要借钱， 梁指针
面露难色， 忙问， 嫂子怎
么啦？

梁通达说， 今早一起
来， 你嫂子就说肚子疼得
厉害， 我马上骑自行车把
她驮到镇卫生院， 医生说
是急性阑尾炎， 需要马上
手术，要我先交 100 元押
金。 我身上只有 50 元，跟
卫生院商量能否先交 50
元， 过两天再补上所欠的
钱， 他们死活不肯。 交不
上钱就不能手术， 不做手
术 ， 你嫂子就有生命危
险。 你是有单位的人，领
工资了吧？ 你就先借我 50
元 ， 等哥有钱时马上还
你。

梁指针非常为难。 借
吧 ， 自己就没钱买肉过
年， 奶奶还在家里望眼欲
穿呢。 不借吧， 堂嫂会有
生命危险。 况且， 小时候
自己掉进池塘， 还是堂哥
把自己拉上来， 怎么说也
有救命之恩。

梁指针心里矛盾极
了。

看着堂哥渴盼的表
情， 梁指针咬了咬牙，浑
身打了一个激灵， 从口袋
里 掏 出 50 元 塞 给 梁 通
达，说，快去交押金，救嫂
子要紧。 梁通达拿了钱，
边跑边回头说， 弟啊，等
哥有钱了第一时间就还
你。 梁指针扬了扬手，让
他快走。

梁指针闷闷不乐地回
到厂里， 心里一直在想如
何弄到买肉的钱。 看见一
个工友从医务室出来，右
手食指包扎着， 殷红的血
洇湿了纱布。 梁指针猛拍
了一下大腿， 说了句，有
啦。

他找一个关系很铁的
工友借了 5 元钱， 到汽车
站买了一张去县城的车
票，下车后直奔县医院。

梁指针卖了 200 毫升
血，得到了 40 元钱。

腊月二十七， 又是一
个圩日， 梁指针去猪肉档
买了 15 斤猪肉， 快步往
家里走去。

堂婶见梁指针提了一
大袋猪肉回家， 笑着对梁
指针说， 我早就劝你奶奶
不用担心没猪肉过年，这
不， 拎一大堆猪肉回来
了。

梁指针也笑笑说，婶
子， 年货买齐了吧？ 堂婶
说， 差不多了， 再买几串
鞭炮就可以了。

说话间， 梁指针的奶
奶拄着拐杖出来了， 看到
梁指针手里提着的猪肉，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85 年的春节，梁指
针过得既苦涩又甜蜜。

那
个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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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城出美酒，名曰“万户
春”。 关于此酒， 还有一个故
事。

北宋年间，鹅城家家皆酿
此酒，贬谪到此的苏轼喝过之
后，觉得清甜可口，盛赞不已，
赋诗赞曰 ：“岭南万户皆春
色。 ”于是鹅城人将此美酒以
“岭南万户春”命名。 后来据说
贪图舌尖美味的东坡学士居
然学着当地酿酒的法子，推陈
出新， 酿出“罗浮春”“桂酒”

“真一法酒”等酒。 自此，鹅城
酒业名声大噪，大小酒肆星罗
棋布，而“岭南万户春”也由此
美名远播。

在水东街上便矗立着两
家知名酒肆，“岭南阁”与“万
户春”，他们的招牌都是“岭南
万户春”。“岭南阁”掌柜姓宁，
蓄着浓密的一字须， 膀宽腰
圆。“万户春”的老板姓万，留
着一把山羊胡，一副仙风道骨
的样子。 两家都是酿酒世家，
技艺代代相传， 密不外泄；还
都是前店后厂， 自产自销，不
假手于人。 更有意思的是，两
家铺面门对门，脸对脸，好似
打擂台，龙虎斗。 今日这家贴
出“买一斤，饶二两”的告示，
明日那家就会挂上“本店酒
品，一律八折”的牌子，优惠力
度更大；一家推荐新品“桂圆
香”， 另一家就会主打“荔枝
蜜”；你有青花瓷，我就用景泰
蓝……两家在酒价、 酒品、酒
器上暗暗较劲，甚至于，宁家
买条看门狗，叫“小万”，万家
就要养只花狸猫叫“建宁”。

商家斗得不可开交，顾客
乐得坐享实惠。 多少年过去
了，谁也无法将对方击垮。 鹅
城人心里都有谱，“岭南阁”和
“万户春”产的酒不分伯仲，各
有千秋。 宁家后院有一口甜水
井，泉甘，酒洌； 万 家 在 乡 下
有百亩良田，产好米，出好酒。

万老板新收了个小学徒，
叫阿聪。 阿聪人如其名，长得
俊，脑瓜灵，口才好。 迎来送
往， 生意场上那些明道暗仓，
全学了个遍；店前店后，忙进
忙出， 照看生意已是游刃有
余。

有一段日子，“万户春”忽
然酒客接踵，门庭若市。 宁家
派来小伙计打眼一瞧，原来阿
聪在正堂支了个台子，表演醉
拳呢。 只见他形如醉酒，东倒
西歪，摇摆挪步，跌撞发拳，时
而徐若老叟， 忽而疾如闪电，
几番佯装跌倒， 却又化险为
夷，欲擒故纵，扣人心弦，赢得
满堂喝彩。 更绝的是，阿聪的
醉拳不但有招式， 还有故事，

“张果老倒骑毛驴”“吕洞宾剑
斩黄龙 ”“景阳冈武松打虎 ”
“鲁智深醉打山门”，他都信手
拈来， 水东街上的人百看不
厌，把“万户春”围了个水泄不
通。

宁掌柜气得干瞪眼，也支
了个台子，花大价钱请来戏班
子，轮流上演《鸿门宴》《青梅
煮酒》《贵妃醉酒》《太白醉书》
等剧目。 虽说以文克武，扳回
一局，但算起来，还是亏了。 为
何？ 同样办一场热闹，“万户
春” 一分钱没花，“岭南阁”却
费了老大血本！

万夫人笑道：“阿聪这孩
子还真不错，没想到还有这一
手！ ”

万老板却捋着山羊胡子，
甚为担忧。

某日，鹅城要成立酒业协
会，会长自然是在万老板和宁
掌柜中产生。 两虎相争，各大
酒肆的投票打成平手，大家争
得面红耳赤，也没个结果。 最
后有一老者出了个主意，大家
亦无话可说， 才算尘埃落定，
即由宁掌柜担任协会会长，万
老板屈居副会长一职。

回来的路上， 阿聪脸色铁
青，瞪着眼睛说：“师傅，就因为
他宁掌柜年长您几岁？ ”

万老板沉默不语。
“下个月就是一年一度的

西湖品酒大会了，我们定要一
举夺魁！ 打败他们！ ”

万老板依旧沉默不语。
品酒大会为期三天，第一

天，各大酒肆拿出畅销美酒款
待街坊邻里，以酒结欢；第二
天各大酒庄匿名呈上最新酿
制， 初步选出两款酒中珍品；
最后，由会长和副会长共同品

鉴，一判高下，魁首为“神酒”，
次者则为“仙酒”。

品酒大会最有趣的地方，
不在品酒，而在于观看二位先
生品酒。 他们气定神闲，款款
落座，自斟一杯，开始展露“一
看二吸三喷”的品酒绝技。 先
要远观酒色。 说起来简单，却
似入湖面而看波澜，透肌肤而
看骨髓， 需要由其色而知其
质。 再是轻摇纸扇，近闻酒香。
一呼二吸间，香气正，如入九
霄云殿，耳畔仙乐飘飘；气不
正，就会坠入阿鼻地狱，听到
鬼哭狼嚎。 最后细品酒味。 抿
一小口，闭目聚神，舌绕三匝，
徐徐咽下，感受余味，此时脑
海中浮现的是锦绣河山还是
满目疮痍，高下立判。

虽然两款珍品势均力敌，
但其中一款总是隐隐约约不
够甘醇， 差那么一丁点儿，瞒
得过别人， 却瞒不过二位先
生。 正当二位先生满腹狐疑之
时，大会主席宣布了两款匿名
珍品及评选结果：神酒为“万
户春”新酿“金风玉露”；仙酒
是“岭南阁”新酿“紫红华英”。

宁掌柜先是错愕得张大
了嘴巴， 继而冷笑道：“‘金风
玉露’，果然胜却人间无数！ ”
说罢竟拂袖而去。

万老板沉吟半晌，脸上仿
佛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向大家
一拱手，说道：“诸位，万某私
德有亏， 甘拜下风，‘紫红华
英’当为魁首，无须再议。 ”再
道声“告辞”，竟也离席而去。

众皆愕然。
年终岁末，东家伙计同欢

宴上，红烧全鱼的鱼尾像枪口
一样，结结实实瞄准的，却是
阿聪。 阿聪没想到自己会中这
份头奖，卷好铺盖，还是去找
师傅问个明白。

万老板给阿聪多结了三
个月工钱， 说：“以后在外面，
不可说是我‘万户春’ 的学
徒！ ”

阿聪不解。
“你触碰了我的底线，你

不该往别人的酒里加水！ ”
阿聪不明白，师傅的底线

到底是什么。

□吴小军

雪村如画 汤青 / 摄

一转眼， 又到了除
夕。 老顾和老伴紧赶慢
赶 ，杀鸡宰鸭 ，煮 、蒸 、
焖、煎、炒……忙活了大
半天， 总算把年夜饭整
好了。

“爸，妈！ ”“爷爷，奶
奶！ ”“我们回来啦！ ”五
时许， 儿子和儿媳带着
孙子、孙女，女儿和女婿
带着外孙， 陆续从省城
和市里回到了家。

年夜饭开席了，老
顾和老伴 快 手 快 脚 地
把各色佳 肴 摆 满 一 大
桌，酒水倒好后 ，老顾
悄悄地把 一 大 摞 红 包
放到桌边上，笑呵呵地
朝埋头看 手 机 的 儿 孙
们吆喝道， 来来来，坐
坐 坐 …… 都 别 看 手 机
了，吃饭啦。

耶！ 爷爷今年的红
包好大哟，给我一个。 眼
尖的孙女 大 声 嚷 了 起
来， 孙子和外孙也嚷着
要红包。

别急别急。 老顾满
脸堆着笑说， 今年便利
店生意还凑合， 红包比
往年大些，喏，都准备好
啦。 但要改革一下，从现
在起，你们把手机关了，
都交给我保管， 到明天
大年初一晚上八点再给
你们。 能做到的，每人发
一个 5000 元的红包！

啥？ 儿孙们面面相
觑，瞬间又窃窃私语。 儿
女们说，关机一天，那咋
行！ 孙辈们直嚷嚷，一天
没手机呀，真没劲。

嘿， 你们在外又打
拼了一年，过年了，一家
人难得到齐， 都别看手
机了， 我们在一起好好
说说话，不就是一天嘛，
咋就不行了？ 老顾突然
板起了面孔。

儿女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迟疑了一会
儿 后 ， 拉 长 声 音 说 ，
那———好吧。 孙辈们也
没再吱声。

又磨蹭了好一阵，
儿孙们才慢吞吞地把手
机交给了老顾。

这就对喽。 来来来，
新年快乐！ 老顾带头端
起了酒杯， 儿孙们也纷
纷举杯，七嘴八舌、喜笑
颜开地说，“祝老爸老妈
身体健康！ ”“祝爷爷奶
奶身体健康！ ”“干！ ”一
家人推杯换盏， 开怀畅
饮起来……

酒至半酣， 儿孙们
开始一个个双眼瞄向老
顾那装着手机的袋子，
不停地抓耳挠腮。 老顾
打趣道，都瞅啥呀，今天
是除夕，赶紧的，吃菜，
喝酒！

借着酒兴， 老顾询
问起儿孙 们 在 外 的 工
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儿
孙们也问了两位老人的
身体健康状况， 一问一
答，声声关切，句句情深
…… 阵 阵 笑 声 如 潮 似

浪， 满屋子涌动着温馨
的气氛。

但刚搁下饭碗 ，儿
子就支吾着跟老顾要手
机了。

这么快就反悔？ 老
顾一愣，有点不悦，不是
说好明晚八点才给吗？
大过年的， 咱们好好说
说话。 如今在外谋生不
容易， 你们年纪还轻就
说这高那痛风， 八成是
食饮无节制， 又经常熬
夜。 古人都说，要食饮有
节，起居有常。 可要关注
自个的身体健康呀……

直到《难忘今宵》的
乐曲响起， 大家都没再
提手机。 这让老顾很欣
慰，他柔声道，时候不早
了，都睡吧。

一觉醒来， 刚吃完
汤圆， 儿子又觍着脸跟
老顾说，爸，今天是大年
初一，把手机给我吧。 说
完， 像热锅上的蚂蚁似
的， 坐也不是， 站也不
是， 两只手不停地摸这
摸那……

咋这么着急把手机
要回去？

爸， 万一单位有事
找我咋办？

老顾沉吟片刻 ，终
于把手机给了儿子。

没想到午饭后 ，儿
媳、 女儿和女婿也一前
一后地跟老顾拿手机 。
老顾半开玩笑地说 ，还
有几个小时嘛， 莫非不
想要红包？

他们仨一时语塞 ，
围着老顾直转悠……

儿媳嗫嚅着说 ，手
机不在身边， 心里总觉
着空落落的， 昨晚都没
睡好。

没 有 手 机 是 不 方
便， 老担心公司里有啥
事。 女婿边摸手搓掌，边
斟词酌句地寻找理由。

女儿忽地抬高声调
说，别逗了，爸 ，你就把
手机给我们算啦。

老顾摇了摇头，讪
讪一笑，有些无奈地说，
都拿去吧。

吃过晚饭，孙子、孙
女 和 外 孙 也 像 约 好 似
的，一个个又吵又闹，跟
老顾要手机。

老顾呵呵一乐 ，你
们都是学生， 有啥要紧
事？ 就剩一个小时了，这
么急要手机， 红包不要
啦？

孙辈们嬉笑着，说，
我们等不及了， 现在就
要手机！

看孙辈们拿到手机
后欢呼雀跃着离去，再
看看手里的红包， 老顾
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他
对老伴说， 这红包咋就
一个也发不出去？ 手机
真有这么大的魔力？！

老伴揶揄道，可不，
你这一整天， 不也时时
背 着 儿 孙 们 偷 看 手 机
吗？


